本檔案未經整理

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正確觀念及所面臨的困難                                     房志榮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彰化靜山

全國教友領導人共融研習會中講

這個演講題範圍很廣，也很複雜，我自己一定不敢選這樣一個題目來作演講。但教友傳協會負責人既然給我出了這個題，就只好勉為其難，盡力而為。另一個預先聲明是，下面所講的只是個人的觀點，在理解、經驗、實用各方面，都有其限度。所以敢於說出，是因為相信這次研習會深具時代意義，無論是教會、是國家、是世界，我們是在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在這時代裏教友的角色十分突出，我是懷着很大的希望和憧憬來作這一次演講。現在先將演講題略加解釋，然後分三段來講。

題解：建設：建設教會和建設一個事業、一個制度不同。教會不是一個事業，也不只是一個制度或組織，而基本上是一個生活，或一種生活方式：福音的生活方式。福音不僅講進，也講退；不僅講成功，也講失敗；不僅講生命，也講死亡；並且强調必須經過死亡才能獲得真實的生命。因此建設教會的方法和途徑是非常特殊的。

中國：有臺灣、有大陸、有傳統文化、有現代化的種種需要。在與基督福音碰面時，重點應該放在哪裏？建教與建國應該如何配合，如何相互為用，彼此參考？

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和來往究竟怎樣？我們對教宗及羅馬教廷除了服從以外，是否有其他的義務或職責？我們對世界其他教會——特別是亞洲諸教會開放如何？交流如何？

教會有許多可能的模式：制度的教會、共融的教會、聖事的教會、宣揚福音的教會、服務的教會、學習的教會。當然這些模式互相關聯、互相補充，但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人羣，能有不同的重點，我們應將重點放在哪裏？

所面臨的困難有外在的、內在的、傳統的、現代的、可以克服的、不易克服的。在今年正月所開的全國堂區教務座談會中，經過小組討論發現了不少困難(見鐸聲二O四期50~74頁)：缺少參與感、缺乏使命感，教友間交往不够，家庭之間交往不够；信仰表達的方式不够本位化，堂區裏沒有朝氣。總之信仰缺根、不深、被動。本堂神父與堂區人事沒有協調(如修女、傳道員、教友代表、義務使徒、傳協會)。過份倚重聖事形式，未充分注重福音精神。太注重道理知識，未使道理影響生活。聖職人員過分注重行政形式。工作與人口流動性太大，教友歸屬感之培養不够。組織太多，人力分散，參加的善會太多。沒有「誠於中、形於外」的表現。彼此缺乏關心、相愛、互助、團結。現代思潮講求物質享受，減低宗教信仰的價值。社會型態變遷，在生活競爭壓力下，影響教友信仰生活。過去忽略了地方問題，與地方村里沒有接觸。認為信仰純屬個人的事，在教外人中不敢承認自己是教友，體會不到信仰的喜樂，而以信仰為一責任、重擔，不會在日常生活中表達信仰……按今年全國堂區教務座談會的格式，以上所列擧的是一些問題及其原因，如今在建立教會的觀點下來看，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困難。

在我把本演講題略作解釋之後，諸位可以看出這的確是一個很廣、很複雜的題目。如今我就分以下三段來講：一、從傳教區到本地教會；二、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所面臨的困難；三、整體地、具體地、逐步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

一、從傳教區到本地教會

教會將近二千年的歷史，從耶穌基督創立教會直到我們目前為止，可以分成七個時期或階段。在談建立中國地方教會時，一個簡短的回顧十分有用，因為我們可以由之看出，我們是在哪一個階段，並該以哪一個階段為重，哪一個階段為輕，甚至應該揚棄什麼，應該選擇什麼。

1.  第一個階段是宗徒的時期：這是教會開創的階段，它的特點是多采多姿，既統一，又多元、又不斷演進。統一表現在基督的一體上：是救恩史的一致性，是天主救人計劃的逐步完成：由舊約而新約，而信者的團體，以基督為中心，為合一的力量和動機。多元表現在一個統一教會的眾多方面：不同的職務，聖言的宣講，神恩、名義、組織，各按其能，各依所需。就像耶路撒冷、安底約基、格林多都屬同一的基督教會，但彼此是非常的不同。不斷的演進表現在隨從聖神引導適應不同的需要及情勢上。教會同時是地方教會，也是普世教會，只有雙方兼顧，才能實現天主在耶穌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整個奧跡。

2.  第二個階段是君斯坦丁前的教會：一個少數人的教會，被迫害的教會；各地教會自認是一個奧秘，須決心為信仰作證、吃苦，是一個作證的教會。在這個時期內教會確定了聖經正典，以主教為各地方教會的首腦及聖事，而形成君主的結構：聖體聖事促進大家的共融，聖統制及其他聖事為大家服務。

3.  第三個階段是君斯坦丁後的教會：教會人數眾多，分佈在鄉村各地，地方教會的界線轉移，教區漸漸形成，反映着帝國的行省地區，新的結構及管理方式出現，基督信仰(Christianity)變成了基督帝國(Christendom)，把宗教、文化、政治囊括無餘，使得精神界與社會—物質界的分野模糊不清。

4.  第四個階段是中世紀的教會：它出自上期的基督帝國，教會須在政治勢力(Regnum)與宗教勢力(Sacerdotium)之間，重新認清自己、肯定自己，因為二者混淆不清，常想控制對方。教會成了「作戰」的教會，派遣十字軍東征並從事其他的權力鬪爭。另一方面教會越來越用法律的關係來表達自己，於是引起各種分裂，教宗被放逐，教會法庭成立，神職界腐敗，主教與人民脫節。

5.  第五個階段：近代時期隨着一連串的新事件和新發現而產生：印刷術，革新教會的建立，特利騰大公會議，新大陸的發現，傳教區的發展……這時期教會又須重新體認自己。一方面教會分裂了，另一方面教會的結構和制度越發緊湊，而稍後呈現出一種凱旋教會的形象。這時各地方教會被中央集權的、日益擴張的羅馬公教會所吞併，而變得黯然無光，或消聲斂跡。

6.  第六個階段：上述的那種教會在新時代中，受到各方的衝激和影響：非基督信仰的思想型態、理性主義、工業革命、自滿自足等，而形成「教會是一完整社會」的想法，使教會也成為一個自滿自足的倫理機構。這是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時期，主教們回到管理人員的職務上，而教會的社會權力大大削弱，這種權力削弱又反過來引起一種反應：教會鞏固自己內在的結構而成為一個「完美的教會」，一塊堅定不移的磐石，天主神國的滿全，真理的寶座。「不能錯誤」的道理就是這種心態的一種表面化。

7.  第七個階段是現代：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由於新的及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事故的發生，教會不得不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檢討，那些事故是兩次的世界大戰，社會革命，傳播工具的爆發，價值觀的變化，信仰及一切制度的危機，人文科學所發現的文化……今日教會極願適當地、坦誠地表達自己，新舊圖像先後出籠：「基督的奧身」(比約十二)，「天主的子民」……又用各種新的努力來填補歷來所造成的鴻溝，本地化，追尋意義、交談、大公運動。特別是地方教會，又像最初幾個世紀一樣，成為大家關注、及反映生活教會的焦點，地方教會才是具體的教會事實，在此，基督信仰的最深體驗及傳統的道理才能發揮其作用及意義：道成人身，圓滿、救恩、團體、解救……

這樣一個簡短的回顧催促我們反省：我們的地方教會是在哪個階段、哪個時期？第三、四、五、六階段，即君斯坦丁後、中古、近代、及新時代四個階段顯然不適於我們，或不是我們所要的。但可惜的、甚至可怕的是，也許我們還停留在其中的某一階段。要想建設中國地方教會，就該把握住第一、第二階段，即宗徒的教會與作證的教會，而即刻跳到今日的教會，及教會在聖神的領導下所作的努力及坦誠的自我認同。果敢地丟開許多不必要的傳統包袱，隨時敢於創新，敢於在天主啟示的活力推動下重新開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講到這裏，才能解釋什麼是「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正確觀念」，這一觀念的正確與否，完全看你對「教會」兩字的了解是否正確。我們所要建設的教會是基督的教會，是宗徒們傳下來的教會，是「小小羊羣」在無數困難和迫害中為信仰作證，為主基督殉道的教會，不是基督帝國的教會，不是爭權好戰的教會，不是中央集權、凱旋主義的教會，不是自滿自足，處處自以為是的教會。總之一句，要把基督訊息的核心及巴斯卦奧跡的深切體驗和經驗，作為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本質，及永不涸竭的活泉和能源。其他因素都是各時代、各地區所附加的人為傳統，我們不必把近東、希臘、羅馬、北非或美洲的人為傳統加在中國的地方教會上。

二、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所面臨的困難

在解釋演講題時所列出的那些困難這裏不必重複。許多外在的，不在我們把握中的困難，如世俗化、物質主義等這裏也不必多講。我這裏寧願提出兩種困難來請教於各位：一種是內在於中華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的困難，是傳統的也好，是現代的也好；另一種可說是跟基督福音與生俱來的，因為無論福音傳到哪裏，都會引起又多又大的困難，不如此，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

1.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本身就是接受福音的一大障碍，這話說出來很難聽，但如果冷靜觀察事實，這句話的真實性不亞於它的挑戰性。加里利的一羣漁夫在中國——中心大國——的碩彥鴻儒前算得什麼？他們能傳來什麼福音？許多自詡維護中國道統的學者，及學界政界多次所表現的官方立場或輿論觀點，都是這一心態的表露。連我們自己，身為基督徒的中國人，也不甘被稱為亞巴郎的後裔，而似乎以耶穌基督未出生在中國為遺憾。

其實說中國文化是接受福音的障碍，不但不降低中國文化的地位，反而使之身價百倍，因為這樣才顯出中國文化自成一體，歷久而不衰。文化較低的民族和地區，福音一到，很容易被接受。但容易得到的，也容易失去，這樣接受福音，根子不會深。中國文化並不如此，它能抗拒福音，但也能與福音並駕齊驅，而使中國地方教會光芒萬丈，進而使普世教會增加丰采。

問題在於如何使二者碰面、衝激，而達到和諧。清末民初，西學東漸時，曾有人喊出「國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誤認西方科技文明勝過我們，而精神文化則不及我們。我們是否可說以基督福音為體，而以中國文化為用呢？我想這種說法並不完整，也不適用。福音有淨化、提昇任何文化的作用，但與文化站在不同的層面，勉強說出二者的區別，只能說文化屬於創造的層面，享有天主創造的一切美好和限度，福音屬於拯救或救恩的層面，其開始、演進及完成與天言成人言及道成人身的救恩史平行前進。持志、知言、養氣，能是一個有意義的類比，說出創造界與救恩界可以接近。

2.  儒家的唯我獨尊阻碍人接受福音的挑戰：儒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及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但它同時也是使中華民族老化、守舊、不愛動、不敢變、封閉、不會開放、不善交談等弊病的主因。以儒家倫理道德為生活標準的人無法接受基督福音的許多挑戰：基督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要做基督門徒必須放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想獲得生命，須放棄生命……

其實中國文化不僅儒家一門，而是諸子百家爭奇鬪妍的天下，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好園圃。為何讓儒家獨尊，為何在任何人間文化已有的限度上再加限度，使人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園中遨遊？僅就中國文化與福音碰面一點來說，儒家所不能了解、不能接受的，還有墨家、道家、釋家可以幫忙。墨子的尊崇天志，提倡愛人，力主非攻，廣施節約，實踐了很多的福音教導。老莊的以退為進，無為而無不為，讓人自由發展，以及與造物者遊的崇高理想，與福音精神又是多麼接近！至於釋家的以悟為重，以超脫塵世，減輕人間痛苦為修行的目標，也有很多與福音吻合的觀念及做法。

全部福音超過儒家的接受能力是很明顯的事實，即使整個中國文化也該受到基督福音的提昇和淨化，這是我們中國基督徒所應接受的事實。  國父孫中山及先總統  蔣公都是維護中國道統的先知先覺人物，但他們二人的額上都劃過十字，心中都懷有基督，要不然他們也不會那樣偉大——雖然很多教科書、學校、機構及官場都想盡力抹殺這一事實。

3.  從傳統講到現代：我們能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族、許多小族，一種文字、許多方言，一個文化、但有南北方式(見中庸第十章子路問强)。這些都是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時所有的困難，但是一個基督、一個洗禮、一位聖神，能使這許多複雜的因素緊湊地合為一個中國地方教會。漢族以外的各小族像聖經中所說的少數民族，受到法律及在權人的特別保護和尊重。各地方言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應該加以推進和運用，使人民在家庭及小型集會中能用自己吃奶時所學的話向天主祈禱，與他人分享。但在隆重慶典，龐大會議中，特別是有全國代表在場時，應該有一種共同語言來傳達思想、互想溝通。

至於南北的性格不同，及表達文化的方式各異，在孔子時代即已界限分明，互見短長。互相的隔膜固是一種困難，但如果能學習聆聽，盡力地了解對方，以達到互相啟發，與截長補短的境地，反而使得雙方受益，而建設出一個更豐富的教會了。人的性格受地理環境及氣候變化的影響極大，北方有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有嚴寒酷熱的冬夏，有晴空萬里、皓月當空的秋天，因此人民耿直爽朗，忠誠悲壯(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南方則山清水秀，氣候較為溫和，出產較為富饒，因此人民較多動腦筋，較善用手法來達到自己的目標。當然這二者之間還有許多的變化和可能，總之，以中國的地大物博，人民的風采各異，蘊藏着無限的潛能。我們只該促其自由發展，不該勉強加以控制和劃一，重蹈中共的覆轍。

4.  最後來看看臺灣：在臺灣的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求生存」。無論是數百年前由福建、廣東及其他沿海地區渡海來臺的祖先，或是把荷蘭人打敗並把他們趕出臺灣的鄭成功等民族英雄，或是抗日勝利後為了逃避禍國殃民的共產黨而遷徙來臺的二百萬左右的大陸同胞，都可用「求生存」三字來說明他們來臺及留臺的動機。

臺灣各地，寺廟林立，臺灣人的家庭都供着神龕神像，燃着電燈蠟燭，不能不使人感覺臺灣寶島充滿着宗教氣氛。但我們日常的觀察，及較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卻揭發出來，那些求神拜佛、進廟燒香的人大多是為了解決現世生活的問題，或為了生意興隆、事業順利，很少會有一些較超越的目標。

最近幾十年來的着重科技，發展經濟，促進國際貿易，也無非是求生存的一些現代方式和途徑。最後一批來自大陸及海外的同胞，帶來了不少文物和人才，在保存國粹，繼續中國文化的命脈上，多少發生了一些作用，在世界各國的文化及漢學中心，慢慢受到重視而站有一席地位。這也是一種求生存，是在一個較高的層次，求文化、道統、及國體的生存。

「求生存」也是建設中國地方教會的一個困難嗎？也是也不是，正和前面三段所說的一樣。生存受到求生存之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要放眼看看交通的紊亂，因車禍喪生的人數，空氣及水源的汚染，到處髒亂的為害等就可信服。不過我這裏要講的重點並不在此，而在於求今生外還會求永生。「民以食為天」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要建立地方教會，也須大家慢慢作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高超理想(參閱神學論集47.頁九九~一三O)。

5.  以上所說都是一些內在於中國文化或民族的困難：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上這些困難是阻碍，但也是資本和富源。只要會克服困難的一面，提昇積極的一面，就能使中國地方教會五光十色，生氣蓬勃。最後這一段還要講講基督福音本身所帶來的困難。

耶穌宣講天國的過程可分為兩段，一段是上坡路，另一段是下坡路。所謂上坡路是指祂的權威和聲望，日日上升，越來越多的羣眾喜歡聽祂講道，更喜歡祂驅魔治病，以少許的魚和餅使成千的人吃飽的奇能。可惜好景不常，耶穌乘祂聲望升高的時刻想給人民講一點比較高超的道理，但是人民無法接受、無法消化。不得已，耶穌乃求其次，不再多給民眾宣講，而着意培養祂的門徒，開始給他們講十字架的道理。耶穌的門徒也是一批凡夫俗子，十字架的道理怎麼也聽不入耳，更不會入心。耶穌遠離羣眾開始所走的下坡路到此又降低一級，連祂自己的門人弟子也不能了解祂，他們又如何繼承祂的衣鉢呢？

原來也難怪，自從世上有人類以來，無論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位老師講這樣古怪的道理：說要救人，反而不能自救，這是怎樣一種救人淑世之道呢？保祿在格林多前書第一第二章裏說的十分剴切：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為猶太人是絆脚石，為外邦人是瘋狂、是愚蠢，但為蒙召的人却是天主的能力和智慧。宗徒們經過聖神的改造而脫胎換骨，然後一輩子宣講被釘死的耶穌基督及祂復活的德能，因此而把天國散佈到天涯海角——這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事。

可見福音所帶來的基本困難，也能說唯一的困難，就是十字架，就是吃苦犧牲，就是今天早上我們所聽到的、鄭爵銘神父在十幾年以前所說的：甘心在自己的痛苦上建立他人的幸福，而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基督就是如此捨己救人，這個十字架的道理和實踐的確是非常新奇的，是亘古所未見的。正因它這種獨特性，所以它也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持久的，要淑世救人，絕對找不到一條比基督的十字架更好的路。

十字架的困難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和新的層面。我們講中庸、講五倫、愛和諧、愛和平。中庸裏的「大哉聖人」是明哲保身的人，而基督卻甘心受死，死在十字架上；五倫所造成的道德標準和倫理氣氛是把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之外、與我無關或非我族類的人放在我們的關心和愛心的圈子以外。李國鼎先生很正確的指出這是我們缺乏公德，在生活中不知不覺作出很多損人利己的事的原因(見聯合報民70年三月廿九日)。今日早禱中我們卻聽到保祿說：「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人，就成了基督的化身，不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27、28)。這種把愛心和關懷延伸到五倫以外的最好解釋，就是耶穌所講的：「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路十25~37)。

愛和諧是好的，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建立在「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創八22)的大自然基礎上。但是大自然中不僅是「天地位矣，萬物生矣」，也有狂風暴雨，地裂山崩。從大自然講到人事上來，哪裏沒有對立，哪裏沒有齟齬？如其加以掩飾或壓抑，還不如化暗為明，面對事實。經過和解的和諧才是真正的和諧，站得住的和諧。和解就需要不怕對立，不怕坦誠，不怕面對實事實情。四部福音的每一部都繪聲繪形地給我們描寫出這樣一位坦誠而不怕對立的耶穌。

最後，愛和平也是好的，但粉飾和平或廉價的和平給國家、給人類帶來多大禍患，給人民給世界造成多少痛苦！奇怪的是我們在受過那麼多血腥的歷史教訓後，還是不愛聽或聽不懂耶穌的話——一些斬釘截鐵、最能挽救時弊的話：「你們以為我來是給地上送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我是來送分裂。因為從今以後，一家五口的將要分裂：三個反對兩個，兩個反對三個……」(路十二51、52)。

路加是描述耶穌慈愛的聖史，而正是路加記載了耶穌的這些話，表示分裂(瑪竇作「刀劍」)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超脫，為得到更真實、更永久的和平所應面對的事實，所應克服的困難。待耶穌復活後，祂到處祝福人平安，每次教人不要怕。復活的耶穌才給祂自己，才向世人描繪出了祂完整的肖像。講十字架而不講復活及新生命是不對的，因為十字架及死亡不是目標，而是途徑。但講復活、講新生命，而想跳過十字架不講，也未免操之過急，或想走一條不存在的捷徑，必不會達到目的地。

三、整體地、具體地、逐步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

1.  整體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就是要從大處着眼，要顧全大局，要讓大家都有參與的機會。教會內有教友、有聖統、有在俗的、有修道的、有臺灣教會、有大陸教會、有少數的族系或團體、有多數的族系或團體……在建設中國地方教會上他們都有一份責任，一個角色，不必太着眼於尊卑高低，而更該注重和衷共濟，一同來宣揚福音。

為將這點說得清楚些，我們不妨把米蘭總主教馬蒂尼當作例子：一九七九年年底他被任命為總主教後，即刻退到乃米湖畔退省，一九八O年正月六日在聖伯鐸大殿受教宗祝聖，八日他便驅車拜訪各地祈禱團體及革新團體，他在車內所帶的書是教會歷史，聖安博傳，討論教會法的著作及一本筆記簿，用以寫下他對米蘭教會所有的問題的各種答案。米蘭教區有五百萬教徒，七位助理主教，一一一四座堂區，二四OO位司鐸，一一五三位會士，一一三OO位修女及數不清的事業。面對這樣龐大的教區，馬蒂尼如何從大處着眼？我們聽聽他的話吧：

「今日教會的要務是宣講福音。像米蘭這樣的教區有足够的問題把我嚇倒，但基本的事實只有一件：如果福音的訊息不佔絕對的優先，它便失去其意義。我若不把優先給予福音，便會感到窒息」經濟是米蘭教區的棘手問題，馬蒂尼說：「牧人有十個指頭，九個指頭為宣講福音，一個指頭為處理像經濟這一類的事件」。

宣講福音就須按照福音生活，馬蒂尼在羅馬執教時，常到城外市郊與貧民共度信仰生活：「我們把小吃店變為小堂來擧行彌撒，我們的禮儀用很多象徵，並且大家共同研讀福音」。他也到醫院及殘障之家去，而與聖神同禱及教理團體熟悉。「我們今天急需面對福音、反省我們的基本信仰情況。許多信友團體對今日教會內的爭論及猶豫不決已感厭倦，他們認為唯一重要的事是福音及彼此相愛。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大部分信友都有些教理知識，靈修生活及某些熱心敬禮，但有時他們從未聽過道地的福音宣講……因此我們的一個出發點應該是一個假設，就是為許多人道地的福音宣講是不存在的，而我們的一個迫切課題是把福音向今日的男男女女宣揚開來」。怎樣去宣揚呢？「把福音的恩寵傳給此時此地的人。用禮儀、用新的象徵、用懺悔儀式、用先知式的口吻來通傳，使人重獲希望的基礎。我給很多意大利主教說過：我們應該再度變成教理員才對」。

一九七四年的一次大公運動的會議中馬蒂尼說過：「意國天主教的特殊危險在於缺乏信仰的內在化，而使信仰變成了禮規」。基督信仰似乎由宣教階段走入了靜止階段：只關心一些地方人士，培養一批批特選的人，而忘記了使命的核心：「把基督傳給不信的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羅馬說過：「不要說用福音作什麼，更好說福音使人接受天主的追問，要求人悔改，顛倒人間的價值體系。由政治觀點解釋福音，福音打倒一切壓制人的人際關係，由物質層面解釋聖經，聖經的確無所不包，聖經的確有一股强勁的歷史因素，拖着無盡的後果，來整頓世界的秩序」。

有人見他如此徹底，曾問過他是否要革命，他答說：「否，我不是革命家，但福音必須造成張力，人在福音前不可躱躱閃閃。教會的許多問題必須用貧窮及愛德的情操來面對，按照聖保祿給愛德所下的定義：忍耐的、謙遜的、合情理的、不趾高氣揚的。不錯，天主的話是鋒利的及斬釘截鐵的，但它鋒利的特徵正是來自謙虛」。關於服從、他說：「有一種服從以自衛為前提，就是希望接受命令的機會越少越好。另有一種服從很容易受傷。真正的自由卻在於無條件地交出自己來服從」。

教會的權力和法律又怎樣呢？馬蒂尼答說：「人容易把福音、救恩的訊息與法律混為一談，並把福音縮減成一系列的法律義務，使拯救人的生命之言變成了殺人的文字。教會在歷史中不斷受到這種誘惑，正因為它缺乏福音精神。假如我們研讀福音時，即刻開始討論生活的細節，我們會以解決個案收場，結果是一個巨大的黑影和憂傷會降到我們心中」。那麼教會的權威又如何呢？「我沒有特別的學說，只有一個愛字。我翻開若望福音而發現其中靜觀與權威的綜合。靜觀是基督徒經驗中最成熟的一種行動；而權威在基督徒團體中有多方的功用。二者的綜合幫助人分辨重要的和次要的因素，並指揮、統一各種不同的神恩」。

可見從大處着眼就是從福音着眼。馬蒂尼對意大利教會所說的種種為中國地方教會有特別的用途，因為中國教會受意大利及羅馬的影響既深且廣。如今馬蒂尼總主教向意大利教會吹起了號角，我們聽了也該抖擻精神，拋下那些不必要的包袱了。

2.  具體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就是要從小處着手。大得無所不包、無遠弗屆的福音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實現，一個小小的愛人行動，一次祈禱的內在化，一組禮儀的團體化都算不得什麼大事，但除非從這些日常生活小事上着手，我們就無從把福音的恩寵通傳給人，通傳給世界。這裏又不得不講到福音：講到「大」時離不了福音，講到「小」時，仍然是福音。正像莊子講「道」時一樣。從小處着手建設中國地方教會須參考福音關於教會提供的那些資料。

A.  瑪竇：受誘及受洗的敍述使我們看出耶穌認為祂由父得來的使命是做僕人式的默西亞。第一個誘惑引耶穌走方便的路、走捷徑，逼着天國來適應人的急需。耶穌以服從父的旨意克服了這一誘惑。第二個誘惑要耶穌「出風頭」，就是說，適應、接受世間的法律習慣，來操縱自己、操縱他人，甚至操縱天主。耶穌拒絕的方法是：天主之外祂不接受任何其他標準。第三個誘惑是要耶穌用權勢來為人行事，不讓別人獨立自主，卻要加以控制，使之屈服。耶穌的勝利在於祂已選擇了父的愛，這愛使祂做一個充滿愛心的僕人，而不是一個專橫的統制者。

瑪竇福音有時被稱為教會的福音，基督徒團體的形成可在本福音中找到主要的線索：形成團體的需要來自人民的種種急需：人間的疾苦引發我們的同情與愛心，這就是基督徒聖召及傳教使命的開始。團體的生活方式來自耶穌：跟隨祂，做與祂相同的工作，藉着同樣的聖神和能力——為別人而用的能力：宣講、醫病、分享、寬赦。團體的成員只須有一個條件，就是全心聽從天主的旨意，並予以實行。這團體免不了遭遇困難和迫害：受人拒絕、被人誤解、被人告發。但它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團體：雖然弱小，卻有耶穌的保證：要結豐盛的果實。這一團體的形成和長大可用三個象徵來予以綜合：餅：大家共同分享的餅；伯鐸：團體成長中的合一象徵，決心要和基督及祂生活的話永不分離；十字架：受苦的象徵。這團體要受苦，因為教會所帶來的自由不是世人所歡迎的。這樣，我們所形成的團體是聖體的團體，是與其他地方教會合一的團體，是為基督的救世使命作證、犧牲，以至捨生的團體。

瑪竇第十八章給我們描繪出一個團體生活的輪廓，一個不受法律束縛的生活：所有的成員都是天主的兒女，團體裏最小的是大家的中心，病人、老人，殘障的人是團體的寶貝。對團體中弱小及有罪的成員須寄以無止境的同情與開放，因此在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時，這裏有具體的規範可循：先深自內省，然後用友愛的態度去規勸，話不投機時尊重對方，必須說明自己的立場時，不妨找一、二人來支持。這一切都作到了，對方仍要離開團體，那時才認可、接受他的決定。團體的活力來自祈禱，幾個人共同祈禱時，基督一定在他們中間。最重要的，這是一個會寬恕的團體，因為只有互相寬恕，團體才有未來，就是說常給人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團體的使命既然是解救人，使人得到自由，就必須走寬恕之道，因為不寬恕等於把整個團體荒唐地、愁苦地捆綁在它的過去中。

B.  路加著作：瑪竇着眼團體的內部生活，路加則强調耶穌(及教會)對世界歷史的關懷。歷史是耶穌救世行動的場所，天主與我們相遇的地方。天主的許諾及忠信是一個人間的事實，扎根於人類歷史中。瑪利亞是教會的象徵，說明了教會的事實：天主來，並不像一個外人，而是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祂來使窮人重獲希望，使弱小者得到安全，瑪利亞是這一切希望的表達：她結束了一段悠長的歷史，開創了新的一段。各種許諾和希望由耶穌來實現：上主的神在祂身上，藉着祂實現正義、自由、光明、恩寵等的新秩序。因此路加常透露喜樂的氣氛。誰真有耶穌的神，必會給四週帶來喜樂。

路加的兩部書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路。福音的序言，童年史，加里利的服務都指向一個漫長的路程：耶穌與門徒們走向耶路撒冷，在那裏祂要與當權者衝突，而受難、死亡、復活。宗徒大事錄也是一段路程：由耶京開始，經過猶大，而抵羅馬。教會跟耶穌一樣，常在路上，沒有安全，只有信賴天主的照顧。教會發現福音的價值觀與世界的價值觀大相徑庭。另一方面，正如耶穌的時代一樣，它所面對的是一個分裂的世界：窮人與富人，特權階級與被剝削者，健康的人與病人……在這情形下教會的聖召是祈禱，恆心地祈禱，好能治癒世間的分裂。它的作法不是袖手旁觀自視為局外人，而是進入人羣，與弱小者站在一起，面對財富不與妥協。教會採取這種立場時，需要信仰和祈禱的支持，絕不敢自以為義，也不敢自視清高。

路加筆下的教會總不認為自己知道一切，或知道的太多，而是一個學習的、成長中的教會，需要不斷分辨聖神在我們身上，在世界中有怎樣的行動和化工。這樣的分辨比較容易在地方教會中實踐，因為地方教會有更大的伸縮性和敏感度，不必為籠統的、抽象的成規所窒息，以致不易在他們具體的世界裏與基督及天主子民同行。當然這樣的分辨要求教會首先是一個祈禱的團體，正像福音中每件重要的事件以前必有祈禱。這裏瑪利亞再度是教會的模範：等待、接受事實——被天主聖神所領導、所挑戰的事實。瑪利亞將一切存在心中，深入事情的底蘊，在聖神光照下予以解釋。天主經是這團體的新式禱詞，一個信賴的禱詞。教會在人間的臨在特以窮人為重，因為窮人是天主臨在的聖事，天主所賜希望的保證：只照顧窮人不够，教會本身應該是貧窮的。

C.若望福音：描繪出天主啟示的全貎：教會是舊約的天主子民所蛻變成的一個嶄新的存在。這個新的存在是聖神創造能力的化工，聖神給教會新生命，一個為聖言及聖事，特別是聖體——所滋養的生命。聖神是真理之神，因此教會是一個在黑暗世界中發光的團體。教會分享基督的榮耀，但必須先經過考驗、痛苦及死亡。

善牧問題的討論為教會特別具有意義：牧人可用不同的方法進入團體，但正當的路只有一條：從棧門進來。牧人認識團體，團體承認牧人，雙方才有彼此的呼應。當時耶穌的聽眾不懂這些話的含義，因此耶穌加以說明：善牧為他的羊捨生，羊和牧人彼此深切地認識、了解。外面還有別的羊，須把牠們領到羊棧裏來。

在葡萄樹及枝條的比喻中若望强調教會內合一的重要，與基督的結合是這合一的支柱。教會是一個被召而相愛的團體，就像基督愛了我們一樣。這種互愛的操練是在彼此的服務中，耶穌給門徒洗脚，隆重地聲明了這種服務的需要。最後教會是一個負有使命的團體，就像父派遣了耶穌到世界上來，耶穌也派遣門徒到世界上去。這種使命會招來誤會，考驗及殉道，但這一切正保證教會是在答覆耶穌的一再邀請：「跟隨我……跟隨我」(若廿一)。

3.  逐步地建設中國地方教會就是要接受事實，按部就班地去做。教友們開始大覺大悟了：建設地方教會也是他們的責任，這是可喜的現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神職界的同道大部分是半百的年齡了，後起之秀不是沒有，不過數目太不成比例，不易應付未來的需要，這也是一個事實。因此培養聖召是當務之急，而神職界的終身教育也是必須認真執行的。

在民國七十年八月廿二日的中央日報上有一篇關於終身教育的文章，說到教育觀念的改變及終身教育的興起。世界各國都在推行終身教育而想盡各種方法使國民有不斷學習的機會：開放大學，無牆大學，老人大學，第三年齡大學，人人大學，國民高等學校，長期修業，許多花樣，不一而足。臺灣的夜間部，空中教學，職業訓練班也是這一類的努力。教會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不斷講革新，到處辦訓練，主教、神父、會士常有繼續學習，洗心革面的機會。一個教會的神職界若不理睬梵二的呼籲，若不徹底地革新自己，不分年齡，不分職守，終身教育自己，建設地方教會簡直無從談起。

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日「教友生活周刊」的社論有這樣一段話：「教廷希望地方教會提出適合當地需要的建議與方案，作為取向和決策的重要參考資料。但是許多地方教會當局，對此漠不關心，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負責不如少負責的態度表示：上邊怎樣決定，我們就怎樣做。結果是許多應興應革的事就拖下去了，實在可惜！」這是另一個事實。接受這一事實便在於深自反省，我們是否受傳統式訓練的影響而覺手足被捆，動彈不得？是否能甩掉沉重的歷史包袱？因為同篇社論說的好：「只求做教廷眼中的『順民』或是『乖孩子』，那麼所謂建設地方教會只是徒具虛名而已」。

以上只提出了建設地方教會的兩步，就是革新自己、終身教育自己，及克服被動，擺脫許多無謂傳統的束縛。其他的步驟還可繼續提出，但必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我也不必講下去了。還請各位加以補充，並多多指教。

本檔案未經整理

